
                 徐其军老师的主要言论和事迹

一、人物简介

徐其军，男，1977年4月出生，1997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现为六合区竹镇镇中日友好希望小学教师。

徐其军老师十几年如一日，时刻铭记自己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扎根乡村学校，献身农村教育，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他身患严重的肾衰竭及尿毒症后，坚持与病魔作斗争，把宝贵的时光留在课堂、献给学生，用自己三尺讲台做奉献、大爱无疆铸师魂的先锋模范作用，展现出新时期人民教师高尚的师德风范。徐其军先后获“南京市好市民”、“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全国模范教师”、“感动南京的新闻人物”、全国自学成才“自强不息奖”、全国“敬业奉献好人”、“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江苏省“十佳师德模范”、南京市首届“新世纪教书育人楷模”及“感动江苏教育十大人物”提名奖等荣誉称号。
二、人物言论

◆ “你们不要为我捐款，如果一定要捐的话，就给学校的孩子们捐点书，或者教学光盘，因为山村的孩子太缺书了！” 

　　◆“我资助了三个失学儿童，我只能为他们垫付部分学费，因为我没有钱。我一趟一趟地往他们家里跑，要转几趟车，行程有几百里。” 

　　◆ “我从来没有想过做英雄，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教师，做着琐琐碎碎的小事情，生病之前和生病之后做的事是一样的。” 

◆ “我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但我可以选择对待命运的态度；我无法延伸生命的长度，但我却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
三、人物事迹

故事一

　　“我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但我可以选择对待命运的态度；我无法延伸生命的长度，但我却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是一位身患绝症的年轻人向命运发出的呐喊，向死神发出的挑战！他就是用生命践行承诺，感动南京的优秀教师——六合区竹镇镇中日友好希望小学教师徐其军。 

　　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最偏远，规模最小的枣林小学年仅25岁的徐其军老师将要举行婚礼，他就要做快乐的新郎。然而，造物弄人。婚检时，医生意外地发现他的肾有问题，经过进一步检查，徐其军患上了肾衰竭症及尿毒症，由于他先天性基因排列紊乱，加之后天劳累过度，导致肾亏肾衰，且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病情已相当严重。即使采用换肾手术，想找到匹配的肾源，犹如大海捞针。按目前的医疗水平，只能靠吃药维持，生命最多只能有两到三年时间。这个消息恰似震天惊雷一下子把徐其军从幸福的顶峰击落至无底的深渊！经历了近两个月的痛苦历炼之后，他像凤凰涅盘般在痛苦中再生了！徐其军想开了，超脱了。他从痛苦和绝望中跳了出来。“不！我无法选择命运，但我可以选择对待命运的态度！我无法延伸生命的长度，我却可以奋力拓展生命的宽度！” 

　　2002年11月，徐其军以超脱的心态，摆脱了生命的重负，带着无法医治的绝症走上了工作岗位，又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枣林小学。他又以饱满的热情忘我地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他珍惜着生命最后时光的分分秒秒，他在发挥着有限生命的最大价值。他仍旧每天最早上班，最迟下班，积极拓展着有限生命的宽度。为了控制病情恶化，他每天需服用七种药物，每月1200元工资几乎全部用来买药。他每两个月要去医院复查一次，可复查的结果一次比一次糟糕，药物已不能保证病情的稳定，徐老师的听力、记忆力开始下降，头发开始大量脱落。病魔无情地折磨着他，每天早晨都会恶心呕吐，平时嗜睡，睁不开眼皮，下班时腰酸背痛，晚饭后累得上不了床。以前十分简单的起床、走路也变得让徐老师力不从心。每天早晨，床头的闹钟响了，他艰难地睁开眼睛，完全是靠着意志和信念克服关节的酸痛，艰难地翻身爬起，光起床，就得花10多分钟时间！每天他都要步履蹒跚地走四五里路到学校上课，常人20分钟就可以走完的路程，他要花近1个小时时间！他在和无情的病魔作最后的抗争！就是这样，备课、课前准备、批改作业、辅导学生、钻研教材，他一着不让。2002年至2005年，他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坚强的信念硬撑着超负荷地工作着，他克服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拼命工作着、无私奉献着。近四年来，他所任教的学科多次取得全镇第一、二、三名的好成绩。2004年度、2005年度徐其军老师还连续被评为“竹镇镇先进教育工作者”。从2002年查出绝症到现在，他从没把自己的病情告诉过学生们，他不想让学生为他伤心难过，只想让他们开心快乐地上课读书。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徐其军？是他对教育理想执着追求的信念！是他对山乡学童的炽爱情怀！是他要实现生命最大价值的崇高精神！他是在和时间赛跑，向生命挑战！徐其军身患绝症，仍然坚守在三尺讲台的感人事迹很快传到了省城南京。2006年9月初《南京晨报》倾情推出了《感动南京的人民教师》专栏，连刊三篇系列文章专题报道了徐其军的动人事迹。多家媒体也相继作了报道。2006年9月，六合区教育局专门发文，号召全区教育系统广泛深入地开展向徐其军学习的活动。[2] 

故事二

　　深秋的止马岭，柿子红了，板栗飘香。二OO二年农历十月初六，年仅25岁的徐其军老师将在这个好日子举行婚礼，他就要做快乐的新郎，收获爱情的甜果。 

　　然而，造物弄人。命运和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婚检时，医生意外地发现他患了肾病并并发尿毒症，病情已相当严重，由于他先天性基因排列紊乱，即使采用换肾手术，想找到匹配的肾源犹如大海捞针。这声惊雷一下把徐其军从幸福的顶峰击落至无底的深渊！徐其军痛苦、颓废、绝望。自己的理想抱负，人生追求瞬间将化为泡影，正在幻灭。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痛苦历炼后，他像凤凰涅盘般从痛苦和绝望中跳了出来。“不！我无法选择命运，但我可以选择对待命运的态度！我无法延伸生命的长度，我却可以奋力拓展生命的宽度！”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把生命看淡后的徐其军，最难割舍的是爱情，在痛苦的抉择中，他主动向未婚妻提出了分手。 

　　他首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与未婚妻解除婚约！未婚妻哭喊着坚决不答应，始终不离不弃。徐其军感激不已，他泪眼涟涟，满含深情地拉着未婚妻的手说：“感谢你的情爱，只是今生我们无缘，你是个好姑娘，我对不起你。我不能太自私，你应该有自己的幸福生活，好在我们还未正式结婚……”其后未婚妻每次到来，他不是刻意躲开，就是冷语相待。未婚妻看他真的铁了心，伤心无奈地离去了。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徐其军老师在生命不多的日子里，选择了孩子和讲台。 

　　2002年11月，徐其军拖着无法医治的绝症的病弱身躯又走上了工作岗位，又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枣林小学。他珍惜着生命时光的分分秒秒，仍旧每天最早上班，最迟下班。 

　　为了控制病情恶化，他每天要服用七种药物，每月的工资几乎全部用来买药。由于药物的作用徐老师的听力、记忆力不断下降，头发大量脱落。病魔无情地折磨着他，每天早晨都会恶心呕吐。以前十分简单的起床也变得让徐老师力不从心。早晨床头的闹钟响了，他艰难地睁开眼睛，起个床就得花10多分钟！他每天要步履蹒跚地走四五里路到学校上课，就这四五里路他要走近1个小时，他在和无情的病魔作最后的抗争！四年多来，他凭着坚强的意志和信念，克服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拼命工作着、奉献着。他所任教的学科的教学成绩一直位居全镇前列。 

　　他从没把自己的病情告诉过学生们，他不想让学生为他伤心难过。一位记者无意间向他任教三年的16个孩子透露了徐老师生病的消息时，孩子们呜呜地哭了，一位留着羊角辫的小姑娘哭着对记者说：“请你劝劝徐老师赶快去看病，我们不能没有徐老师，我们今后再也不调皮．”徐老师在日记中写道：枣林小学的孩子们，我要把自己不多的日子都献给你们。 

　　“山道弯弯，从山里一直通向山外，连接着山里山外两个世界。我啊，愿做那吹笛的人，将牧童引向山外。”这是他在《笛》这篇散文中抒发的倾心农村教育的情怀。 

　　那是1997年暑期，师范毕业后，他放弃了留城和深造的机会，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大泉湖畔。他要兑现自己的人生承诺，他要吹奏美妙的笛声，将山里的牧童引向山外。 

　　他主动要求：“我要到枣林小学，我要为母校和山里的孩子们尽一份力量。”当年，他未能如愿，被分在了泉水中心小学。 

　　开学伊始，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个貌不惊人，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青年人，有着忘我的工作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意识。泉水中心小学距他家有二十多里山路。晴天，他骑着除了铃儿不响的破自行车一路颠簸，单程就要1个小时。雨天，道路泥泞，途中常常是一会儿人骑车，一会儿车骑人，但不管怎样，他从未迟到过一次。其实，有谁知道，徐老师每天四五点钟就要起床，常常连早饭也顾不上吃。 

　　白天徐老师给学生上课，和学生游戏，找学生谈心。晚上他就把学生的作业本带回去批阅，把教材带回家备课，山村里，他家窗前的灯光常常要亮到深夜。 

2000年，徐其军老师如愿调回了他的母校枣林小学。他的到来，令枣林小学的孩子们欣喜异常。徐老师讲一口悦耳动听的普通话；徐老师写一手潇洒漂亮的粉笔字；徐老师上课时会随时吟诵出优美的诗句；徐老师还会教外语；下课时，徐老师还会和他们一道做游戏，下象棋、给他们讲好听的故事，徐老师成了同学们亲密无间的朋友。 

　　徐其军老师把他的全部情爱都献给了孩子，学生王治成、王治强俩兄弟父亲病故，母亲出走，家里还欠下巨额债务。徐其军老师拿出自己买药的钱保命钱去接济两兄弟。弟弟王治成因病耽误了很多英语课程，徐老师就利用中午和放学的时间给他补课。侯亚齐，这个先天听力受损、发音不全的少年，永远不会忘记徐老师在学习上给予他的帮助。为了让他掌握汉语拼音，徐老师手把手地教他声母、韵母、字母表，一遍，一遍，又一遍地帮他正音……他把爱的雨露洒向每个孩子的心田！ 

　　2006年8月，他来到军区总医院进行检查，医生感慨地说：“你能够撑过四年是个奇迹。你不能太劳累，要休息呀！”徐老师对自己的病情不是不清楚。只是他倍感生命的分分秒秒的可贵。他要为山乡的教育再多做些奉献。他用贝多芬的名言——“扼住命运的喉咙！”来激励自己。 

　　徐老师深知属于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他主动要求担任班主任，教语文又教英语还兼教音乐，一周19节课。校长望着徐其军蜡黄的面容，坚决不同意。可徐老师固执得谁又能说服得了他呢？他是在和时间赛跑，向生命挑战！ 

　　人固有一死，在生死考验面前，弱者贪生，勇者无畏。徐老师笑对死神，唱响了激越高亢的强者之歌，他以“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奉献精神诠释了新时期人民教师的职业道德！他永远是我们的好榜样！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希冀让我们勇往直前！[4] 

故事三

　　“做吹笛人，把牧童引向山外” 

　　1977年,徐其军出生在六合县泉水乡四合村—南京最偏僻的山村,地处苏皖交界,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徐其军从小就看到村里老师少,好老师更少,很多农村孩子因此失去了成才机会。正因为这样,回家乡当一名农村教师的想法在他心里落地生根。 

　　1994年7月中考结束,徐其军成绩优异,超出全区最好的六合一中27分。然而在录取的前一天,他把档案调到了溧水师范学校,“我想做老师,毕业后就能回家教书了。” 

　　1997年毕业前夕,在校期间表现突出的徐其军被推荐到南京晓庄师范继续深造,并且毕业后有机会留在城里工作。面对这个人人羡慕的机会,他婉拒了校长的劝说,希望在六合县泉水乡最穷、条件最差、最缺老师的枣林小学任教。许多人都说他傻,这么好的机会都放过了,徐其军却说:“做老师到哪里还不是一样,我从山里出来,那里有渴求知识的山里娃,山区师资不足,我学师范的都不回来教书,还指望外面的老师往山里跑吗?” 

　　徐其军最终被分配在了泉水小学教授五年级语文、英语,同时兼任班主任。这个貌不惊人、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工作极其认真——对所任课程不仅制定了详细的教学计划,而且每一堂课都认真备课。每天总是第一个到校,最后一个离开,还经常把来不及批改的作业捆在自行车后带回家。为了让学生受到正规的英语口语训练,他自己掏腰包买了录音机,在教室里给学生们放磁带。学校教辅资料奇缺,教师外出培训机会很少,这些他都一一记下,利用年底去南京学习的机会,特意到新华书店买来英语、作文等教辅资料,无偿提供给其他老师…… 

　　徐其军在日记中写道,“山道弯弯,崎岖狭窄,它从山里通向山外,连接山里山外两个世界。我啊,愿做那吹笛的人,将牧童引向山外……” 

　　“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讲台上” 

　　然而,老天在徐其军的人生道路上设了一个不小的障碍。2002年,满心欢喜准备结婚的徐其军却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因长期劳累过度,他患上了肾衰竭,加上未能及时治疗,已并发尿毒症,需要做换肾手术。更为棘手的是,由于先天基因特殊,要找到匹配的肾源难上加难。 

  “当时医生告诉我还剩三四年时间,我绝望了。自己一个人反锁在屋里,把这些年来的读书笔记、文学作品提纲、发表的文稿、获奖证书都烧了,那时候真的是万念俱灰……”陷入回忆的徐其军眼圈红了,厚厚的镜片上起了一层雾气,“后来……”他背过脸去,忍了好久才正声,“后来觉得躺在家里等死也是这么长时间,倒不如好好教好这三四年的书,我不能让学生刚学英语就因为我的病而耽误了,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讲台上。” 

　　忍痛与未婚妻解除了婚约,向父母隐瞒了病情,徐其军装作若无其事,回到讲台上。为了控制病情,他每天需要服用7种药物,复查的结果却一次比一次糟糕:听力、视力、记忆力开始下降,头发不断脱落,每天早晨都会呕吐……从家里到学校,步履蹒跚的他需要将近一个小时,放学回家后,早已累得腰酸背痛上不了床。尽管如此,他和其他5名老师一样,一周上19节课,三年级的英文和五年级的英语,一节都没有耽误过。 

　　学生章连明对这样一个场景记忆犹新:那天语文课上,她发现徐老师弓着背,右手扶着腰,用左手在黑板上写字,跟往常有些不一样,只写了几个字衬衫就湿透了。等转过身来,她看见徐老师脸色煞白,刚讲了几句,他就不得不一只手撑着讲台,另一只手抵着腰,大口大口地喘气,突然间一头栽下了讲台。 

　　那一次病发让徐其军不得不住院治疗。手术前,医生让其选择血透还是腹膜透析。相较而言血透的效果会好一些,副作用也小,但是要经常去医院,而腹膜透析可以在家里做,但容易感染。徐其军果断地选择了后者,为此他还学会了透析,每次透析时将两公斤的药水注入体内,休息一会,就拔掉针管去上课,上完课,再把代谢出的血水放出来。这种非常人能忍受的痛苦,徐其军每天要做两次,这一做就是九年。 

　　“我想快点好起来,尽早回去给孩子们上课” 

　　2011年3月,医院通知徐其军有合适的肾源,并为其成功进行了换肾手术。手术后的他,身体消瘦,面色灰暗,由于药物的副作用,脸上满是痘痘,但是精神很好。徐其军的妹妹告诉记者,医生让他至少要休息半年才能去学校,可是他一刻也不想闲着,“有时候在家练练字,但是手抖得厉害,他担心自己给孩子们上课时拿不起粉笔来。” 

　　在妹妹家养病,徐其军“身在曹营心在汉”。今年4月23日,得知教过的几个学生要参加初三英语考试,徐其军偷偷地乘车来到竹镇民族中学给学生们鼓劲。他的学生章宁说,“当时徐老师戴着大大的口罩,挨个儿跟我们讲解注意事项,进入考场时还冲我们做了一个要自信的手势,”章宁的眼泪扑簌扑簌地落下来,“徐老师总是这样,一心只想着我们这些学生……”她掏出手机,翻出一条徐老师发给她的短信:“面对中考要淡定,方能处事不惊,这样才能成功”。 

　　当记者问起徐其军现在的愿望,他这样回答,“我想快点好起来,尽早回去给孩子们上课。”朴实的话语却充满浓浓的感情,“毕业那会儿觉得自己作为一名老师能改变很多事,现在看来,我能真正做好一个合格的小学教师就不错了。”听了他的话,记者不由眼圈儿一热:“徐老师您做到这样不仅仅是‘合格’,更应该是‘优秀’。” 徐其军摇摇头,特别强调了“合格”两个字,“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只能倾我所能做到最好。像我们这边山里的孩子,父母大都在外打工,本身学习条件就不如城里的孩子,我能做的就是给他们多一点关心,多一点呵护,让他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许身孺子平生愿,三尺讲台写春秋”,也许正是这样的信念,让徐其军用生命谱写出一曲感人肺腑的教师之歌。
                                      （何雪芬供稿）

